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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总量快速增长并逐渐迈

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旅游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战略

性支柱产业，发展规模逐步扩张，优化产业结构并实

现转型升级成为旅游业发展必然趋势[1]。在国家政

策扶持以及市场经济推动下，各地区旅游产业空间

集聚发展态势明显[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有效提

升。尤其对于集中连片欠发达地区来说，引导并利

用旅游产业集聚效应可以满足提高区域服务效率，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旅游核心竞争力的客观要

求[3]。因此，研究旅游产业集聚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对于如何高效整合旅游资源配置，实现旅游产业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湘西地区是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也是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区域[4]。

湘西地区旅游业主要是在张家界和凤凰古城的辐射

作用下带动发展起来的。1988年张家界市以旅游立

市，宣告了湘西地区旅游发展开始进行艰难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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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古城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期主要以烟草产业为

主导产业，但由于国家关于烟草行业的政策调整，区

域经济再度陷入低迷，于是决定向以旅游产业为主

导产业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2001年凤凰县政

府将景区经营权转让给了黄龙洞旅游有限公司，实

现经营权与管理权分离，对其他同类区域创建新的

旅游产业发展模式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随着区域

旅游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湘西地区意识到区域旅游

合作发展的必要性，2013年，湘西地区3市州共同签

署发布了《推进大湘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合作宣

言》，在促进旅游经济圈发展融合、客源市场共享以

及资源要素整合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跨区域旅游合

作[5]。2015年，《大湘西地区文化生态旅游融合发展

精品线路建设总体设计方案》中提出把精品线路建

设作为落实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着力打造一环两

纵四横多线集群。据统计，湘西地区旅游接待人数

由2002年的1212.45万人次增至2017年的16 170.36
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到33.15%；旅游总收入占GDP
的比值由2002年的9.44%提升至2017年的47.23%①，

由此可以看出，旅游业是湘西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故湘西地区成为研究不同时期旅游产业集

聚现象的典型示范案例地。

1 文献回顾

1.1 关于旅游产业集聚的研究

旅游产业集聚是产业集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

究典范。国外关于旅游产业集聚的研究成果丰硕，

Baurn和Heveman最早对 1989-1990年美国纽约曼

哈顿区饭店服务业进行相关调查，认为集聚效应能

够缩小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提升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6]。后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证实了旅游产业

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区域集

聚经济及其外部性与旅游产业流动和供给存在相互

依赖关系[7]。Fereidouni和Masron的研究表明，旅游产

业集聚是国外房地产投资选址的显著决定因素 [8]。

此外，国外部分学者还将视角聚焦于旅游产业集聚

的内部结构和类型[9]、形成条件[10-11]、竞争优势[12]等方

面，构建了颇为成熟的理论研究体系和实证分析框

架。Kim等通过调查集聚经济对旅游产业生产率的

直接和间接影响，得出集聚经济对生产率具有竞争

性和互补效应的结论[13]。Urtasun和Gutiereez以西班

牙为例，探讨了旅游产业发展对居民就业质量方面

的影响，认为旅游产业集聚现象会对社会福利产生

重要作用[14]。国内关于旅游产业集聚的研究起步相

对较晚，始于改革开放时期，研究者多以旅游地理学

为学科基础，主要关注旅游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15]、

发展路径[16]、实践模式[17]以及影响因素[18]等方面。早

期研究主要对旅游产业集聚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

互动关系进行了集中探讨。比如，张淑文等基于2001-
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

法，得出产业集聚显著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的结论[19]；

王新越和芦雪静认为中国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

促进旅游经济的提高，不同区域影响效应存在空间

差异 [20]。之后，学者们逐渐从交通建设、城镇化发

展、城市空间形态以及环境污染等视角出发对其与

旅游产业集聚的关联性展开广泛探讨[21-24]。部分研

究证明了旅游产业集聚存在空间差异性，刘迎辉对

陕西各地级市乡村旅游发展的集聚度竞争态进行了

比较分析，发现陕西省乡村旅游产业集聚的竞争态

空间分布呈现极不均衡性 [25]；倪向丽等研究发现云

南省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空间差异化明显，通过合

理规划产业布局可以有效促进区域发展均衡[26]。此

外，亦有研究证明旅游产业集聚过程具有阶段性特

征[27]。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以人为本的新时代

背景下，旅游产业集聚作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

增长极具有显著的示范带动作用，相关研究愈来愈

受到地理学、旅游学、城市规划学等诸多学科和业界

内学者们的重视。

1.2 关于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内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旅游产业集聚水平

不断提升。学者们普遍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政

府政策支持对旅游产业集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28-29]。

旅游产业集聚不仅可以提高旅游企业劳动生产率，

而且可以通过溢出效应迅速带动产业链发展[30]。已

有研究对个案的描述能够带来理论上的相关启发，

旅游产业集聚过程对于资源的依赖性与区位的依附

性较强，故大力开发旅游资源和加强区域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是提高区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关键条

件[31]。Yang认为，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参与者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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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旅游产业制度对于推动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32]。也有研究认为交通区位、客源市场、

品牌溢价能力、资源依托以及政府规划在推动旅游

产业集聚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33]。Pedro等的研究

结果表明，企业的市场活力与创业导向是旅游产业

集群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34]。亦有学者认为旅游产

业集聚是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 [35]。此外，一些研

究还分析了信息化对旅游产业集聚过程的影响，表

明信息传播也是推动旅游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36]。

这些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和范

式引导。

1.3 研究评价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为定

性研究与静态分析，数理计量的动态分析相对欠缺，

主要从单一因素视角分析因子对旅游产业集聚的影

响，而对各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发生相互作用关系及

其对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程度分析相对薄弱；在研

究方法上，集中采用多元回归模型、灰色关联模型、

主成分分析法、GEM(groundings-enterprises-markets)
模型等方法来测算旅游产业的主要影响因子 [37]，对

于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旅游产业集聚阶段性影响因

素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区域和尺度选择涉及全国、

城市群、省域以及市域，但针对县级及以下尺度的研

究相对缺乏，此外，已有研究对象多为沿海地区或经

济发达地区，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现

象研究较为薄弱。本文将对 2002-2017年湘西地区

旅游产业集聚特征及演化过程进行分析；运用地理

探测器对旅游产业集聚过程中的单个影响因子的贡

献率和因子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

从实践上响应了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战略，对我国以

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欠发达地区在构建区域一体化

的基础上形成区域核心竞争力，实现旅游产业空间

合理布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概况

湘西地区主要包括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市、怀化

市及邵阳市、永州市部分县市，是湖南省少数民族聚

居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于一体。

考虑到研究区行政区域的完整性，本文以湘西土家

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张家界市(以下简称

张家界)和怀化市(以下简称怀化)共24个区县作为研

究范围[38]，其中，新晃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自治县、

通道侗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和芷江侗族自治

县在以下分析中简称为新晃县、靖州县、通道县、麻

阳县和芷江县。湘西地区境内拥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截至 2017年年底，共拥有两个 5A级景区、26个

4A级景区以及49个3A级景区。由于湘西地区拥有

得天独厚的人文民俗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旅游业

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十分显著。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发

展，进一步推动交通旅游服务的完善，而吉茶、风大、

吉怀和张花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为推动湘西旅游

产业集聚提供了便利条件。

2.2 研究方法

2.2.1 区位熵

区位熵又称专门化率，在产业结构研究中，运用

区位熵指标测算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区位

熵值越大，说明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越高。旅游产业

区位熵指数计算公式如下[39]：

LQi= eij
ei

/ Ekj
Ek

(1)
式(1)中，eij表示 i地区 j产业在本地总产值；ei表

示 i地区的总产值；Ekj表示k区域 j产业的总产值；Ek

表示k区域的总产值；LQi表示的是 i地区旅游产业的

区位熵。当LQi＞1时，表明 i地区的旅游产业集聚水

平高于k区域平均水平；当LQi=1时，则等于k区域平

均水平；当LQi＜1时，则低于k区域平均水平。

2.2.2 相关性分析

(1)全局Moran's I统计

全局Moran's I统计主要是用来衡量相邻空间分

布对象属性取值之间的关系，描述整个研究区域上

所有空间对象之间的平均关联程度、空间分布模式

以及显著性等，具体公式表达如下[40]：

I= n ×∑ni= 1∑
n

j≠ 1wij(xi - x̄)(xj - x̄)
æ
è

ö
ø

∑ni=1∑
n

j = 1wij ×∑ni= 1(xi - x̄)2
(2)

式(2)中，I为全局Moran's I指数；n是研究区域中

的24个区县；i与 j代表第 i和第 j个研究对象；wij为研

究对象的空间权重；xi和 xj是研究对象的空间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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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x是全部研究对象空间观测值的平均值。I的取

值范围为[-1，1]，正值表示相似的观测值在空间为集

聚状态，负值表示相异的观测值聚集在一起，值为 0
表明研究对象不存在自相关，即为空间随机分布。

(2)局部 Moran's I 统计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相较于全局空间自相关，局部Moran's I指数 Ii
主要用于验证研究对象是否存在相似值或相异值的

局部集聚现象 [41]，运用局部Moran's I指数描述湘西

地区各区县的空间集聚模式，从而发现其空间分布

的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计算公式如下：

Ii=
n(xi - x)∑nj= iwij(xj - x̄)

∑ni = 1(xi - x̄)2 (3)

若计算所得的 Ii为正，说明区域 i为高值区且其

邻近区域也为高值区，或区域 i为低值区且其邻近

区域也为低值区，即区域 i存在相似值的空间集聚；

若局部Moran's I指数为负值，说明区域 i为高值区

且其邻近区为低值区，或者区域 i为低值区且其邻

近区域为高值区，即区域 i与周围地区为相异值的空

间集聚[19]。

2.2.3 重心模型

运用重心模型反映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过程

的迁移轨迹和区域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区域发

展的空间非均衡性，计算公式如下[42]：

X=∑ æ
è
ç

ö
ø
÷

xi ×Mi∑Mi
，Y=∑ æ

è
ç

ö
ø
÷

yi ×Mi
∑Mi

(4)
式(4)中，X、Y为研究区域的重心坐标；xi、yi为湘

西地区区县 i的重心坐标；Mi为区县 i的旅游产业集

聚度，由上述区位熵方法测量可得。

Dt=C× (xn+ t - xn) +(yn+ t - yn)2 (5)
式(5)中，Dt为每年重心的移动距离；C为地理坐

标(经纬度)转换为平面距离(km)的常数；(xn+t，yn+t)、(xn，

yn)分别表示各区县在第n+t年和第n年的地理坐标。

θt= nπ2 +arctan yn+ t - ynxn+ t - xn
(6)

式(6)中，θt为重心每年移动的角度。

2.2.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是对空间数据

进行驱动力与因子分析的新兴统计学方法，同时也

是空间分异性分析的有效工具[43]，主要由4个探测器

组成：因子探测器、交互探测器、生态探测器、风险探

测器。选用因子探测器与交互探测器，分析湘西地

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空间分异，并探测其核心影

响因素。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1)因子探测器

q=1- ∑Lh-1Nhσ2
h

Nσ2 =1- SSWSST (7)
式(7)中，q值取值为 0～1，表示某因子X对属性

Y在空间分异上的贡献率，q值越大，Y的空间分异越

明显；h=1，…，L为旅游产业集聚程度Y或因子X的分

区或分类；Nh和N分别为层h和全区的单元数；σ2h和σ2

分别是子区域与整个区域集聚程度的方差；SSW和

SST分别为层内方差之和与全区总方差。q值越大，

说明分区因素对旅游产业集聚过程的贡献强度越大。

(2)交互探测器

交互探测器可以识别不同集聚因子间的交互作

用，交互作用下的因子贡献率用 q(X1∩X2)来表示，将

其与集聚因子 q(X1)和 q(X2)进行比较，以判断集聚因

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交互类型如表1所示[44]。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结合湘西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史实，以 2002年、

2007年、2012年、2017年为时间节点，选择上述 4个
节点和阶段划分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研究期间涵

表1 集聚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类型

判断依据

q(X1∩X2)＜Min(q(X1)，q(X2))
Min(q(X1)，q(X2))＜q(X1∩X2)＜Max(q(X1)q(X2))

q(X1∩X2)＞Max(q(X1)，q(X2))
q(X1∩X2)=q(X1)+q(X2)
q(X1∩X2)＞q(X1)+q(X2)

作用类型

非线性减弱

单因子非线性减弱

双因子增强

独立

非线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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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旅游发展始终。湘西地区的旅游发展真正始于

1988年，但相关数据均表明，1988-2001年旅游产业

发展水平起伏不大，截至2002年，湘西地区旅游接待

人次达到1212.45万人次，旅游市场才初具规模。(2)为
减少无意义工作量和避免局部波动而影响研究结

果，以DPS 7.05软件的最优分割法进行整体演化年

份划分 [45]，以误差函数为 0.6581为基准将时序阶段

划分为快速集聚阶段(2002-2007年)、稳定发展阶段

(2008-2012年)与衰弱/创新阶段(2013-2017年)。
数据主要来自 2002-2017年所有县域历年统计

公报及政府工作报告，2003-2018年张家界市、湘西

州和怀化市统计年鉴；在湖南旅游监管网(http://jg.
hnt.gov.cn/)及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http://
whhlyt.hunan.gov.cn/)获取 3A 级以上景区的评定时

间；通过百度搜索引擎获取各市省级以上森林公园、

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评定时间；湘西地区旅游

产业的重心移动直线距离由 Google Earth 测量所

得。同时，对于无法直接获取的数据，采用插值法对

指标进行赋值。

3 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过程的测度

3.1 总体集聚过程

通过计算 2002-2017年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

程度及全局Moran's I指数，反映旅游产业在空间上的

集聚过程及空间总体相关性，计算结果由表2所示。

快速集聚阶段(2002-2007年)：湘西地区的全局

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数值在0.102～0.312范围之

间波动，Z统计值均大于1，2007年的Moran's I指数数

值达到最高值(0.312)。这表明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

聚过程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依赖性，旅游产业集聚水平

高的区域之间表现出较为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而

旅游产业的集聚度呈波动起伏趋势，但是区位熵系数

平均水平大于1，总体上表现为较强集聚相关格局。

稳定发展阶段(2008-2012年)：相较于上一阶段，

湘西地区的全局Moran's I指数和旅游产业区位熵系

数在此阶段整体出现下降趋势，Z值统计量最大仅为

1.023，其余年份均小于1，这说明湘西地区的旅游产

业整体集聚现象及其区域关联性有所下降，但依旧

保持正相关，直到 2009年下降趋势得到有效控制。

虽然各区县间的空间自相关性出现减弱趋势，但是

总体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上升趋势。

衰弱/创新阶段(2013-2017年)：湘西地区的全局

Moran's I指数从 2013年开始上升，自相关性不断加

强，但是旅游产业区位熵系数波动性大，表现为先上

升后下降的发展态势。这说明湘西地区旅游产业开

始逐渐向周围地区扩散分布，地区增长极通过发挥联

动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而发展较慢的区县通过吸

表2 湘西地区旅游产业区位熵系数及其全局Moran's I统计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莫兰指数

0.128
0.111
0.102
0.184
0.242
0.312
0.187
0.115
0.095
0.089
0.097
0.084
0.092
0.160
0.198
0.281

期望值

-0.043
-0.043
-0.043
-0.043
-0.043
-0.043
-0.043
-0.043
-0.043
-0.043
-0.043
-0.043
-0.043
-0.043
-0.043
-0.043

Z值

1.450
1.128
1.071
1.576
2.387
3.113
1.023
0.950
0.819
0.759
0.850
0.166
0.168
1.792
2.071
2.817

旅游产业区位熵系数

2.036
1.717
2.297
2.724
2.610
1.129
1.251
1.213
1.623
1.742
1.699
1.860
1.916
1.875
1.651
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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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旅游产业集聚显著区域的旅游客源逐渐提升旅游

发展水平。与此同时，一些旅游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

区因缺乏足够的发展动力而逐渐趋向于衰落阶段。

3.2 旅游产业区位熵系数的空间化表达

为直观清晰地表达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空间分

异性，选取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为时间

节点进行可视化表达，运用自然断点法将旅游产业

集聚水平分为4类，颜色越深代表旅游产业区位熵数

值越大。从图1可以看出，湘西地区的旅游产业集聚

情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2002年，仅有

图1 湘西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分布图
注：此图基于湖南省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审图号为 JS(2016)1-108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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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源区呈现较高集聚水平，永定区为次级集聚中

心，而桑植县、凤凰县、永顺县、中方县以及靖州县为

三级集聚中心，但有近 70%的区县呈现较低旅游集

聚水平。2007年，武陵源区仍然保持较高集聚水平，

凤凰县凭借资源优势逐渐成为继武陵源之后另一集

聚中心，永定区保持稳定的集聚态势，并新增通道

县、鹤城区、泸溪县、吉首市、古丈县为三级集聚中

心，但仍有 41%的区县集聚水平保持较低水准。

2012年，湘西地区各区县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明显提

高，吉首市、芷江县和洪江市成为新一轮的三级集聚

中心，凤凰县和永定区成为次级集聚中心，低级集聚

中心数量为18个。2017年，永定区旅游产业发展较

快，集聚水平要高于其他地区，为一级集聚中心，武

陵源区为次级集聚中心，凤凰县、吉首市、桑植县和

通道县为三级集聚中心，共拥有 18个低级集聚中

心。上述分析表明，2002-2017年湘西地区主要集聚

中心和次级集聚中心始终在凤凰县、永定区以及武

陵源区之间徘徊，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总体上表现出

显著的时空差异。

3.3 局部集聚过程

根据式(3)，可以测算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的

局部空间模式演变过程。理论上存在高高(HH)、高
低(HL)、低高(LH)、低低(LL)4种集聚模式，高高(HH)
与低低(LL)为同质性集聚，高低(HL)与低高(LH)为异

质性集聚。因此，可以根据这4种空间集聚模式对湘

西地区的4个时间截面进行识别。从图2可以判断，

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在空间上表现出较为明

显的局部空间自相关集聚格局。(1)旅游产业集聚水

平空间差异较小，自身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较高且周

围区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也较高的城市(高高型)。
2002年的高高型区域为永定区，2017年的高高型区

域为武陵源区，仅在 2012年永定区和武陵源区同为

高高型。可以看出，这些高高型城市由于本身具有

良好的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产业发展较快，旅游产业

集聚水平较高。(2)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空间差异较

大，自身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较高，但周围区域旅游产

业集聚水平较低(高低型)的城市只有凤凰县，而且仅

在 2007年出现该集聚模式，主要是因为凤凰县旅游

资源丰富，早期在政府的扶持下实现快速转型，旅游

产业发展速度较快，而周围地区花垣县、吉首市、泸

溪县以及麻阳县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较凤凰县要低很

多。(3)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空间差异较大，自身旅游

产业集聚水平较低且周围区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较

高的城市(低高型)。2017年，沅陵县旅游产业集聚模

式表现为低高型，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张家界市旅游

业快速发展，对弱势区的要素传导性较弱。从集聚

图上看到的空白区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与周围区域

相比没有显著特征，但符合总体的旅游产业集聚分

布特征，且未出现低低型区域。

3.4 重心演变过程

为进一步剖析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过程的旅

游重心演变轨迹，采用重心模型来测度湘西地区旅

游产业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移动趋势，结果如第

32页图3所示。

从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重心演变的阶段过程来

看，在快速集聚阶段，重心跨度约为 64.4km左右，移

动纬度范围为 28°64'N～29°12'N，经度移动范围为

110°09'E～110°37'E，2002-2004年间的移动速度最

慢，旅游重心停留在永定区，说明永定区旅游产业集

聚水平一直优于其他地区，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

2005年与2007年这两年间的移动速度最快，移动直

线距离约为18.45km，旅游重心经历了从永顺县西部

向古丈县西部的转变，并逐渐向湘西地区地理重心

(28°54'N，110°110'E)靠拢，说明在这一时期永定区

与其西南部城市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差距有所减小；

稳定发展阶段的旅游重心跨度最大，由泸溪县又转

移至古丈县，并在古丈县内徘徊，总体移动距离较

大，约为 143.49km，移动速度缓慢，纬度移动范围为

28°11N～28°67N，经度移动范围为 110°00'E～110°
10'E，逐渐接近湘西地区的地理重心，说明湘西地区

中部和北部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差距虽然在逐渐减

小，但是南北部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差异不断增大；衰

弱/创新阶段的旅游重心，在 2016年与 2017年间的

移动速度最快，这一阶段旅游重心从泸溪县移动到

永顺县，纬度移动范围为 28°37'N～28°89'N，经度移

动范围为110°01'E～110°29'E。在2013-2016年间，

旅游重心几乎与湘西地区的地理重心重合，2014年
再次向南偏移，而2016年继续向北移动60.75°，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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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湘西地区局部空间模式演变过程
注：此图基于湖南省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审图号为 JS(2016)1-108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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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72.48km，表明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现象变化

较大，旅游业发展态势不一致。

4 影响因素分析

旅游产业集聚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19，46]。

在借鉴旅游经济发展和旅游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研究

的基础上，结合湘西地区旅游实际情况与数据可获

得性，进行影响因素指标选取，具体如表3所示，在通

过显著性检验的前提下，本文最终假定影响旅游产

业集聚的主要因素如下：市场规模(X1)：新经济地理

学认为产业发展倾向于在更大的市场区域生产，因

此以旅游人次作为市场规模的描述指标。资源禀赋

(X2)：资源禀赋是旅游产业集聚的原始动力[47]，指标选

取 3A级以上景区、省级以上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

和自然保护区个数。经济发展水平(X3)：旅游产业集

聚水平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故采用地区

人均GDP指数加以衡量。政府政策支持(X4)：政府政

策的支持是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保障，对旅游

产业集聚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29]，可用财政扶贫资金

表3 影响因素探测指标

影响因素 Influence factor
序号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探测因子

市场规模

资源禀赋

经济发展水平

政府政策支持

交通条件

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城市化水平

信息化水平

代表性指标

旅游人次(万/人次)
3A级以上景区、省级以上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个数(个)
人均GDP(元)
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万元)
公路通车里程(千米)
公共财政支出(万元)
非农人口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

邮电业务总额(万元)

影响方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图3 湘西地区旅游重心演变过程
注：2005年和2006年的旅游重心为同一点；此图基于湖南省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审图号为 JS(2016)1-108的标准地图绘

制，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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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来衡量政府政策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48]。交

通条件(X5)：交通条件对于提升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提

供了便利条件，故选取公路通车里程为指标进行相

关描述。社会公共服务水平(X6)：政府通过公共财政

支出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改善公共基

础设施和市容市貌，对目的地旅游形象有一定影响，

故主要以公共财政支出来进行衡量[48]。城市化水平

(X7)：城市化发展是影响区域旅游产业集聚的重要条

件，指标选取非农人口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 [49]。信

息化水平(X8)：部分学者采用信息化综合指数来表征

信息化水平，但因其所涉及的指标众多且统计口径

不一，加上计算方法不一致，难以进行深入分析。相

比而言，邮电业务额包含网络(互联网和移动终端)、
固话、移动电话、邮政报刊和函件、特快专件等营业

数额，基本上涵盖了信息技术消费的各个方面，在观

察期内统计口径一致且不存在数据缺失，因而适合

量化反映信息技术消费水平[36]。

4.1 影响因子探测结果

基于上述理论假说，运用ArcGIS 10.2自然断点

法将选取的因子分为 5个等级区，并利用地理探测

器，分别计算2002年、2007年、2012年及2017年各影

响因子对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力 q值。由图 4
可知，不同时间段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因子作用程

度有所差别。借鉴阮文奇等 [50]的研究，将探测值在

0.5以上的划分为影响作用强的核心影响因素，探测

值在 0.4～0.5区间的划分为影响作用相对较强的重

要因素，探测值在0.4以下的划分为影响作用较弱的

一般因素。2002年，影响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的

核心因子为市场规模(0.71)和资源禀赋(0.59)，政府政

策支持(0.43)为重要影响因子。随着社会经济水平

的提高，2007年，各因子解释力度发生变化，经济发展

水平对旅游产业集聚分布的解释力度(0.78)大于市

场规模的解释力度(0.74)，成为核心主导因子。2012
年，城市化水平取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成为

核心影响因子(0.61)，但市场规模(0.51)仍然为重要影

响因子，交通条件的贡献率 (0.30)上升速度较快。

2017年，城市化水平对旅游产业集聚分布的解释力

显著高于其他影响因子，相较于 2012年，市场规模

(0.60)的解释力度逐渐上升，且交通条件(0.42)在2017
年成为重要影响因子。从平均值看，所有因子的解

释力排序为：市场规模＞城市化水平＞资源禀赋＞

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支持＞交通条件＞社会公

共服务水平＞信息化水平。

4.2 影响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在对各因子分别探测其作用强度的基础上，为

进一步评估因子间相互作用是否会对湘西地区旅游

产业集聚产生影响，利用交互作用探测检验每两个

因子对旅游产业的交互作用类型，结果发现，两两交

互作用的影响因子会加大对旅游产业集聚的解释力

度，即在旅游产业集聚过程中，不仅受到单个因子的

影响，多个因子的共同作用也导致了湘西地区旅游

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异，其交互类型主要为非线性增

强与双因子增强作用。其中，非线性增强作用大于

双因子增强作用，且不同年份主导交互作用类型有

图4 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影响因子探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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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差异，将解释力排在前3位的交互作用方式进行统

计，结果如表4所示。

2002年，集聚因子两两交互后对旅游产业集聚

作用较高的交互因子分别是：市场规模与政府政策

支持(0.84)、市场规模与资源禀赋(0.79)以及市场规模

与社会公共服务水平(0.69)。在这一时间节点中，市

场规模与其他因子的交互结果均表现为非线性增长

作用，是这一阶段中的显著控制因子，解释力度均高

于65%。2007年，仍然以非线性增长作用为主导，经

济发展水平与交通条件(0.78)、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

禀赋(0.72)及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规模(0.54)为主导

交互因子，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两类因子之

间的叠加可大大增加单因子对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

解释力度，进一步验证了社会经济发展为该阶段主

导影响因子。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条件之间

的交互作用表现为明显的双因子增强作用，交互作

用的解释力度几近于二者的单因子解释力度之和。

2012年，主导交互因子的作用主要表现为非线性增

强，市场规模与城市化水平的交互作用最强(0.75)，
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0.70)次之，第一、第二

主导交互作用均为城市化水平叠加某一影响因子，

说明在此时间节点内，城市化水平是旅游产业集聚

的主导影响因子，可以较高程度地解释湘西地区在

该时间范围内的旅游产业集聚情况。2017年，交互

作用解释力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市场规模与城市化

水平，表明在 2012-2017年期间市场规模与城市化

发展水平的贡献率最强，信息化水平与市场规模、城

市化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逐渐增强，分别可以解释

62%和67%的旅游产业集聚水平。

4.3 探测因子及其交互作用结果分析

基于以上结果，主要针对贡献率位于前3的因子

及其交互因子进行详细分析。2002-2007年，核心影

响因素为政府政策支持、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

模。自湘西地区纳入西部大开发后，湖南省政府于

2004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湘西地区开发的决定》，加

大对湘西地区旅游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充分挖掘旅

游资源的发展潜能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张家界国际

知名度，扩大旅游市场规模。2002-2007年，湘西地

区人均GDP由 4067元提升至 8876元，旅游收入由

28.2亿增至62.7亿，政府共投入财政扶贫资金约16.8
亿元，有 95.58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贫困户人均月

收入达到1876元①，有效提高了湘西地区贫困人口在

市场、就业等各方面的机会和能力，政府扶贫经济效

益大大提高，对湘西地区旅游产业聚集性的形成起

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008-2012年，交通区位、市场规模及城市化水

平在湘西旅游产业集聚过程的贡献率较为明显。经

过快速集聚阶段的前期发展，湘西地区已具备一定

经济基础，城镇经济结构由2008年的18.9∶33.8∶47.3
调整至2012年的13.9∶36.6∶49.5②，第二、第三产业结

构占比有所提升。另外，凤凰县、吉首市相关企业利

用资金优势对特色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加快乾州古

城、德夯苗寨、凤凰古城等旅游景区建设。张家界荷

花机场于 2011年升级为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先后

开通张家界至韩国、日本等国际客运航线，湘西地区

旅游产业逐渐向国际化发展，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区

域内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得到提升，在因子交互影响

下，集聚范围不断扩大。

2013-2017年，市场规模、城市化水平和交通区

位仍然在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过程中起主导作

用。在国家实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湖南省政府于 2012年颁布了《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

表4 主导交互影响因子作用探测

年份Year
主导交互作用1

q
主导交互作用2

q
主导交互作用3

q

2002
市场规模∩政府政策支持

0.84
市场规模∩资源禀赋

0.79
市场规模∩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0.69

2007
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

0.78
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

0.72
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

0.54

2012
市场规模∩城市化水平

0.75
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

0.70
市场规模∩信息化水平

0.62

2017
市场规模∩城市化水平

0.77
市场规模∩交通条件

0.69
城市化水平∩信息化水平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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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充分打造张家界生态游、湘

西州与怀化传统民族文化游的旅游形象，积极举办

了张家界“中国国际乡村音乐文节”、湘西自治州“国

际鼓文化节”、天门山“翼装飞行”、怀化“中国芷江国

际和平文化节”等一系列旅游活动及项目，吸引大量

旅游客流。怀化高铁、吉茶和吉怀及吉凤与张花等

高速的陆续开通，在加速大湘西旅游资源开发利用

的同时提高了区域的可进入性。在各因素的综合影

响下，湘西地区的旅游产业已趋近于成熟发展期，城

市化由2013年的26.02%上升至2017年的46.64%③。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以湘西地区为研究对象，以2002年、2007
年、2012年与 2017年为时间节点，通过测算区域旅

游产业集聚度，运用空间自相关和重心模型，分析湘

西地区旅游产业的总体与局部集聚过程及重心移动

过程，并用地理探测器探测主要因子及因子间的交

互作用对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结果如下。

(1)湘西地区在总体空间分布上出现显著集聚现

象，并且在衰弱/创新阶段开始出现扩散分布的趋

势，空间自相关性表现为先增强后减弱的发展态势；

局部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武陵源区与永定区，以高高

集聚模式为主，仅在 2007年凤凰县与周边地区表现

为高低集聚模式，而在 2017年沅陵县则出现了低高

集聚模式；旅游产业集聚分布格局经历了由武陵源

区和永定区为核心，到以武陵源区、永定区以及凤凰

县为核心并向周围区域扩散的空间格局演化过程。

(2)湘西地区旅游重心从永定区西部，途经永顺

县东部、古丈县东部，到达泸溪县中西部，最终回归

至永顺县，总体移动方向为西南方向。在衰弱/创新

阶段移动速度最快，重心移动的直线距离跨度约为

85.17km，纬度跨度介于 28°37'N～29°12'N之间，经

度跨度在 110°01'E～110°37'E范围之内，湘西地区

南北部表现为显著的空间差异性。

(3)基于地理探测器的旅游产业集聚分布的影响

因素，不同阶段的主导影响因子有所差别。湘西地

区旅游产业集聚的核心因素为市场规模、政府政策

支持、城市化水平与资源禀赋，次级影响因子为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而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和

信息化水平对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影响相对较弱。

在交互探测分析中，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旅游产

业集聚过程的影响均大于单一因子贡献率。其中，

市场规模与政府政策支持、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条

件、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市场规模与资源禀

赋以及市场规模与城市化水平的交互作用对湘西地

区旅游产业集聚过程的影响最为显著，交互贡献率

均达到70%以上。

5.2 讨论

本研究主要分析了区域旅游产业集聚过程的阶

段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湘西地区所代表的集中连

片欠发达民族区域，旅游资源禀赋较强，易受到外界

因素的影响。此类地区早期发展一般面临产业支撑

相对不足和经济基础发展滞后的困境，政府政策支

持成为旅游产业集聚的主要推手，在放宽投资政策

的基础上，吸引外来投资商的入驻，缓解资本发展不

足的困境；在稳定发展阶段，交通设施的建设可以弥

补偏僻山区在地形地貌上的劣势，提高区域的可达

性。另外，加快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完善旅游基础接

待设施，进一步扩大旅游市场规模；在创新/衰弱阶

段，旅游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只有摆脱传统

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从质的角度对旅游产业进行转

型升级，才能突破产业发展瓶颈，从统筹、分类和协

作3个方面推进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从实践角度来看，湘西地区应以武陵源区、永定

区以及凤凰县为中心建立张凤黄金旅游圈，发挥三

区县的示范作用，促进周围区县的协同发展，加强多

样化旅游资源之间的组合开发和跨区域旅游合作，

在实现技术与市场共享的同时积极探索开发与保护

兼顾的发展模式，形成区域旅游核心竞争力，推动区

域旅游产业朝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变。另外，以旅游

资源密集带和交通干线为依托(包括常张高速、张吉

高速、张花高速等和张家界、猛洞河、凤凰资源密集

带)，重点打造大湘西精品旅游带及发展轴，实施“点—

轴—面”发展的战略，形成旅游景点、旅游城市和区

域旅游产业科学合理布局的旅游空间网络体系，实

现区域旅游产业的优势互补和均衡发展。而其他旅

游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应着重提高区域旅游产

业集聚水平，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扩大与旅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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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较好的城市之间的产业联系。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足与未尽之处：

首先，针对旅游产业集聚过程的解剖，未区分行业特

性，未来可对旅游产业的不同行业类型的集聚过程

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以完善湘西地区旅游产

业集聚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其次，湘西地区旅游

产业集聚过程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本文仅

从市场规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支持、交

通条件、资源禀赋、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城市化发展

水平以及信息化发展水平8个方面对旅游产业集聚

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由于数据获取的

限制，未能对土地政策、集散咨询体系等指标做出分

析。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在综合考量其他因素

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分布的

空间异质性研究。最后，本研究发现湘西地区局部

相关仅出现高高、高低和低高的集聚模式，随着湘西

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局部空间分布能否出现新的

集聚模式，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②③湖南省统计局 .湖南省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

计出版社，2003-2018.

参考文献：

[1]魏敏，徐杰 .珠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测度研

究——基于 PROMETHEE-GAIA 法 [J]. 经济问题探索，2020
(6)：143-154.

[2]陈刚强，李映辉，胡湘菊 .基于空间集聚的中国入境旅

游区域经济效应分析[J].地理研究，2014，33(1)：167-178.
[3]王凯，易静，肖燕，等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与产业效率的

关系研究[J].人文地理，2016，31(2)：120-127.
[4]许春晓，胡婷 .大湘西地区文化与旅游融合潜力及其空

间分异[J].经济地理，2018，38(5)：208-216.
[5]王兆峰，李丹 .基于交通网络的区域旅游空间合作效

率评价与差异变化分析——以湘西地区为例[J].地理科学，

2016，36(11)：1697-1705.
[6]BAURN J, HEVEMAN H. Love they neighbor: Differenti⁃

ation and agglomeration in the Manhattan hotel industry: 1898-
1990[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 42(2): 304-339.

[7]MAJEWSKA J. Inter- regional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tourism in Poland[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5, 17(3): 408-436.

[8]FEREIDOUNI H, MASRON T A. The effect of tourism ag⁃
glomeration on foreign real estate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se⁃
lected oecd countr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Property
Management, 2011, 15(3): 222-230.

[9]HUGHES H. Sexuality tourism and space the case of gay
visitors to Amsterdam[J]. In Managing Tourism Cities, 1998, 32
(6): 31-33.

[10]NORDIN S. Tourism clustering and innovation- path to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J]. European Tourism Research
Institute, 2003(14): 1-85.

[11]JULIE J, PETER M. Clusters in regional tourism: An
Australian cas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33(4): 1018-
1035.

[12]JULIE J. Developing regional tourism in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ctivating business clusters in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4): 695-706.

[13]KIM Y R, WILLIAMS A M, PARK S, et al. Spatial
spillover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 case of the UK[J]. Tourism Management,
2020, 82(8): 1-13.

[14]URTASUN A, GUTIEREEZ I. Tourism agglome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welfare: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the
Spanish case[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5): 901-912.

[15]虞虎，刘青青，陈田，等 .都市圈旅游系统组织结构、演

化动力及发展特征[J].地理科学进展，2016，35(10)：1288-1302.
[16]刘少和，梁明珠 .环大珠三角城市群游憩带旅游产业

集聚发展路径模式——以广东山海旅游产业园区建设为例

[J].经济地理，2015，35(6)：192-199.
[17]马晓龙，卢春花 .旅游产业集聚：概念、动力与实践模

式——嵩县白云山案例[J].人文地理，2014，29(2)：138-143.
[18]黄禹铭 .东北三省城乡协调发展格局及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2019，39(8)：1303-1311.
[19]张淑文，陈勤昌，王凯 .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经济

增长的关系——基于2001-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J].热带

地理，2020，40(1)：154-163.
[20]王新越，芦雪静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

··3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旅游管理2021.12
TOURISM MANAGEMENT

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视角[J].
地理科学，2020，40(7)：1160-1170.

[21]张海燕 .基于交通发展的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集聚

机理及响应路径[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3)：
96-103.

[22]王明康，刘彦平 .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

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6)：78-88.
[23]麻学锋，刘玉林 .旅游产业成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的关系——以张家界为例[J].经济地理，2019，39(5)：226-234.
[24]王兆峰，周颖，叶茂 .雾霾污染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时空

动态影响及其规制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学报，2020，40(2)：156-165.
[25]刘迎辉 .基于区位熵理论的陕西省乡村旅游集聚度研

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41(4)：203-208.
[26]倪向丽，吕宛青，张冬 .基于区位熵的旅游产业集聚发

展实证研究：以云南为例[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0(4)：60-65.

[27]张玲，邬永强 .广州市会展旅游产业集聚过程及形成

机理研究[J].人文地理，2013，28(2)：111-116；153.
[28]陈绍友 .重庆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

2006，26(5)：861-866.
[29]魏敏 .中国旅游产业区域集聚的动力机制研究[J].人

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11)：89-101.
[30]陈刚强，李映辉 .技术溢出、空间差异与旅游业增长趋

同[J].旅游学刊，2017，32(3)：85-94.
[31]柳百萍，刁宗广，尹长丰 .皖江城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

多维度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3，27(10)：23-27.
[32]YANG Yong. Agglomeration density and tourism devel⁃

opment in China: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6): 1347-1359.

[33]SHAO Shuai, TIAN Zhihua, YANG Lili. High speed rail
and urban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7, 64(8): 174-183.

[34]PEDRO M, GARCIA V, DIONI E, et al. Understanding
pioneering orientation in tourism clusters: Market dynamism and
social capital[J]. Tourism Management, 2020, 76(2): 1-15.

[35]高苹，席建超 .旅游地乡村聚落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化

及其驱动机制研究——野三坡旅游地苟各庄村案例实证[J].
资源科学2017，39(8)：1535-1544.

[36]金鹏，周娟 .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增长的贡献——基于

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的分析[J].旅游学刊，2016，31(4)：71-80.
[37]ELLISON G, GLASER E L.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

tion of industry: Does natural advantage explain agglomer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2): 311-316.

[38]麻学锋，杨雪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

因素的空间异质性[J].自然资源学报，2019，34(9)：1902-1916.
[39]王兆峰，霍菲菲 .湖南武陵山区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

经济发展关系测度[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37(2)：94-97.
[40]孙盼盼，戴学锋 .中国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统计

分析[J].旅游科学，2014，40(2)：35-48.
[41]洪思扬，王红瑞，来文立，等 .我国能源耗水空间特征及

其协调发展脱钩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 .2017，32(5)：800-813.
[42]陆保一，刘萌萌，明庆忠 .中国旅游业与交通运输业的

耦合协调态势及其动力机制[J].世界地理研究，2020，29(1)：
148-158.

[43]王劲峰，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J].地理学

报，2017，72(1)：116-134.
[44]WANG J F, LI X H, CHRISTAKOS G, et al. Geographi⁃

cal detectors-base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Rudy of the Heshun Region, China[J]. In⁃
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2010, 24
(1): 107-127.

[45]唐启义 .DPS数据处理系统：现代统计及数据挖掘[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758.

[46]麻学锋，黄甜甜 .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动力仿真分

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1)：132-140.
[47]刘佳，张佳佳 .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及其

影响因素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4，30(3)：79-84.
[48]刘林，陈作成 .扶贫资金投入与减贫：来自新疆农村地

区数据的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6，37(1)：17-22.
[49]石龙 .旅游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互动机制研究[J].桂林

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8(4)：493-497.
[50]阮文奇，张舒宁，李勇泉，等 .中国赴泰旅游需求时空

分异及其影响因素[J].旅游学刊，2019，34(5)：76-89.

··37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旅游管理 2021.12
TOURISM MANAGEMENT

Study on the Agglomeration Proc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 A Case of the Western Hu'nan

Ma Xuefeng Tan Jiaxin Huang Jun

Abstract：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ourism,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
tion has become recognized as a key means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growth.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can
accelerate optimally allocating tourism resources and achieving economies of scale such that tourism can gradually
become a new growth area in a regional economy. Using panel data from Western Hu'nan, this study examined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from 2002 to 2017. It applied spatial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spatial entropy, the Moran index,
and center-of-gravity mode. It employed a geographical detector technique to determine the intensity of the influence
of agglomeration factors and the factors that effect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 (1)The level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Western Hu'nan showed an initial rise,
which was followed by a decline. There was a clear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pattern: the decrease progressed from
Wulingyuan district, Yongding district, and Fenghuang county to Yuanling county, with high- level agglomeration
mode as the main mode. In 2007, Fenghuang county and surrounding areas showed high- low agglomeration mode,
while in 2017, Yuanling county appeared low-high agglomeration mode;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has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spatial pattern from Wulingyuan District and Yongding county
to Wulingyuan district, Yongding county and Fenghuang county, and spread to surrounding areas. (2)The development
center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shifted to the southwest, reflecting a north-south spatial difference, specifi⁃
cally starts from the west of Yongding county, passes through the east of Yongshun county and Guzhang county, reaches
the midwest of Luxi county, and finally returns to Yongshun county. In the weak/innovative stage, the moving speed is
the fastest. The straight-line distance span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 movement is about 85.17km, the latitude span is
between 28°37' N and 29°12'N, and the longitude span is between 110°01'E and 110°37'E. There are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of Xiangxi. (3)In the study area, market scale, transport, government polic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ource endowment, and urbanization level emerged as the main contributors to spatial differ⁃
entiation. The interaction detecti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driving force with two-factor interaction exceeded that
with single-factor interaction. The interaction types were non-linear enhancement-except for topographic factors and
location. Among the identified facto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m trips and fixed- asset investment exerted a
strong influence on changes in the pattern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Western Hu'nan. Thus, in that regi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need to be considered at different stages. Further theoretical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is required
to determin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reference for optimization of tourism productivity and developing the regional economy there.

Key words：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process; influencing factors; geographic detectors; Western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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